
 

周天勇：改革开放后中国
经济增长的奇迹究竟来源
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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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笔者就自己 2019 到 2021 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

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仿真推演：经济体制

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

产化溢值》的部分内容，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

之七。 

 

笔者曾经试图用现有的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核算中国 1978 年以来高增

长的来源，但发现无法解释改革前后的要素投入的高产出增长究竟来自于

哪里。中国 1957—1977 年和改革开放 1978—2018 年，投资（也可以用

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1%（去掉前增幅过大的前两年）和

18.12%，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和 1.64%， GDP 年平均

增长率却分别为 5.5%和 9.51%。改革开放前后比较，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增长幅度分别降低 66%和 56%的情况下，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却提高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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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现成的几大模型也说不清楚在要素投入相对减少的

情况下，产出为什么会大幅度增加。 

于是，作者分块寻找，先看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

变动情况，再将其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TFP 变动进行比较，发现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 TFP 的增长幅度比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得多。那么，中国

的这么丰厚的 TFP 来自于哪里？笔者发现一是由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释

放生产潜力和城镇住宅资产零到市场价溢值所贡献，这颠覆了教科书上现

代经济学上 TFP 因广义技术进步而形成的定义。另一发现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建设用地出让零到市场价值的溢值是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最

大来源。其通过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收入和生产三法平衡，计入了 GDP。

这一增长的来源，由于现有的模型中没有土地资产溢值变量的设置，现有

的各大增长模型均无法对其进行核算。 

归纳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增长奇迹的来源，有这样几个重要的

方面。 

1．经验数据不支持创新会促进经济 J 型增长的看法 

一国产出增长速度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速

度和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要素产出水平的提高。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将这种投入量不变，产出量却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部分，称之为“额外”

所得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其来源于教育普及

深化、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新技术装备化和产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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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 TFP。 

1971 到 2018 四十八年的时间，就许多生产率计算的文献综合和历史

数据观察，发达和后工业化主要国家的 TFP增长率平均在0.8到1.1%之间。

琼斯用欧美的历史数据分析，质疑研发人员指数性投入会使 TFP 也 J 型增

长的看法，菲斯佩奇更是认为，从各国 TFP 增长看是一条平缓的曲线。笔

者观察，各国 TFP 增长上下波动很小，几乎与横轴平行。为了与中国同比，

1978—2018年间，美英德法四国年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9%、0.93%、

0.86 和 0.94%；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日本和韩国 TFP 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 1.04%和 0.79%，而其计算中国 TFP 的增长率年平均高达 3.49%。而其

计算 1971 到 1977 年，中国 TFP 年平均增长率却为负的 2.04%。 

中国的经济学和政策研究界通常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义技

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对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也期盼于人力

资本积累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一些学者还认为，创新会使

GDP 呈 J 型增长。这可能是一个希望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2.1978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 71%来自于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一个从一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

制国家，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轨形成生产力的释放，即改革会获得全要

素生产率。1978 年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的创新能力高于欧

美日韩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二元体制国家存在着体制扭曲，造成体制

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当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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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

的潜能得到释放，增加了产出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二元体制

存在改革 TFP 的原因。 

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教育、科学和技术的春天；而体制

改革使广义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功能正常得到了发挥，笔者这里将中国广

义技术进步 TFP 年平均增长率乐观地确定为 1%。 

另一方面，没有体制改革，也就没有亿万人民和千万家企业的积极性，

如 1971 到 1977 年 TFP 负增长 2.01%；而 1978 年到 2018 年 TFP 年平

均增长速度为 3.49%，其中的改革 TFP 的增长速度为 2.49%。也就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的 41 年中，改革和创新形成的 TFP 增长占 GDP 增长的

36.70%，其中改革 TFP 增长占 GDP 增长的 26.18%。 

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计算，1978—1985 年，农业总产出

增长 124.29%；投入部分中，农业耕地和园地增长-1.44%，有效灌溉总面

积增长-1.14%，农业从业劳动力增长 5.21%，化肥施用量增长 63.47%，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 56.31%。然而，剔除价格因素，农业从业劳动力人均

收入增长高达 904.42%。农业净产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相

当大的比重来自农业 TFP 的提高。 

1978—2002 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从 208.32 亿元增加到 32 

385.80 亿元，占 GDP 比重从 5.66%提高到 26.61%。从核算来看，25 年

间，劳动和资本产出（折旧加利润）比分别为 29.10%和 40.08%，影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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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地租部分估算为 21.48%，而广义技术进步为 9.33%。 

1978 年开始，实施了从强调工作无私奉献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观念

的转变，从平均分配到绩效工资奖金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

极性，在劳动力和资本数量既定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行业，产量增

加从 15%—40%。 

3．产品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 TFP 增长 

改革 TFP，首先是要素从计划配置向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要素生产力

获得的。1978—1997 年，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 TFP 增长占这一时期总

经济增长的 28.67%。承认个人和企业经济利益、发展市场竞争主体、价格

市场双轨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经济活力，解

放生产力，GDP 年均增长率为 10.05%，TFP 年均增长率为 3.87%，TFP

年均增长率占 GDP 年均增长率的 38.51%；而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 TFP 年均增长率为 2.87%，占总 TFP 增长率的 74.16%。 

中国改革 TFP 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城镇住宅从实物分配和生活资料改

革为货币分配和资产，从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理由是，二元体制转型

的特征，是原有土地房屋等从无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向有价

格的资产转变，其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的是其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在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不会发生，只是转轨国家土地房屋价值在市场化转轨

改革中的一种特殊释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632


